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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詩治要》與《史記》中的周厲王形象比較 

 

壹、 前言 

周厲王作為一位推動了西周覆滅的君主，歷來被文人口誅筆伐。在唐代魏徵

等編撰的《群書治要·毛詩治要》一書中，收集了五首被認為是諷刺周厲王的詩

作，分別是〈民勞〉、〈板〉、〈蕩〉、〈抑〉、〈桑柔〉。本文通過對《毛詩

治要》中以上五首詩的解析，結合《史記》對周厲王的描述，探討周厲王的形象，

以期對現代人有所啟發。 

 

貳、 詩義簡析 

 

一、 〈民勞〉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1 

 

注釋： 

亦、止：均語詞。 

汔：庶幾。小康：稍安。 

惠：愛。中國：西周王朝統轄的中原地區。 

綏：安撫。 

 

大意： 

百姓也夠辛苦了，或許你可以稍稍地讓他們安定吧。你把自己國家治理好，就

可以治理所有的人。 

 
1 ﹝唐﹞魏徵等編撰：《群書治要譯註》（北京：中國書店，2012 年），頁 424。 



2 
 

 

二、 〈板〉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猶之未遠，是用大諫。价

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

俾城壞，無獨斯畏。2 

 

注釋： 

上帝：君主、帝王。板板：僻遠。 

卒：同瘁，病。癉：勞累病苦。 

不然：不信，不講信用。 

猶：謀。遠：遠大。 

大諫：竭力規勸。 

价：善。維：乃，是。藩：多。 

大師：太師，古代官名，三公之首。垣，城墻。 

大邦：大國諸侯。屏：屏障。 

大宗：王的同姓世嫡子。翰：幹，棟樑。 

懷德：人民懷念其德。寧：安寧。 

宗子：王的嫡子。 

無獨：勿孤立。孤立斯可畏也。 

 

大意： 

君主離人民多麼遙遠，讓百姓都病苦勞累。上位的人講話不守信用，所作的謀

劃都不深遠。因為你的謀略都不深遠，所以我要來竭力規勸。善人眾多，太師

是國家的城墻。我們有大諸侯國作為屏障，有嫡系子孫作為棟樑。百姓懷念君

 
2 ﹝唐﹞魏徵等編撰：《群書治要譯註》，頁 42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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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德行，所以國家才會安寧。儲君懷著這樣的態度治理城池，不要讓百姓遭

受劫難。不要孤立，否則你將陷入恐懼害怕的境地。 

 

三、 〈蕩〉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3 

 

注釋： 

蕩蕩：廣大。 

辟：君。 

疾威：暴虐。 

其命：天命。辟：邪惡。 

烝：眾。 

匪：同非。諶：信賴。 

靡：無。初：始。 

鮮：少。克：能。 

愆：過。止：容止。 

明：晝。晦：夜。 

式：虛詞。醉後狂呼亂叫。 

俾：使。使晝作夜：即以夜作晝。 

咨：嗟歎。 

不時：不合時。 

 
3 ﹝唐﹞魏徵等編撰：《群書治要譯註》，頁 42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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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舊章。 

老成人：舊臣。 

典刑：法則。 

曾：副詞，一直，從來。 

大命：國運。傾：覆亡。 

鑒：鏡。 

言殷人之借鏡並不在遠，即在夏后之世也。 

 

大意： 

廣大的上天，是百姓的君王。上天發威了，給出多麼惡劣的命運。老天給眾多

的百姓生機，百姓也要好好作為，要知道天命是不能夠完全信賴的。很多國運

沒有不榮盛的，但是很少能夠做到善終。既然你的舉止都錯了，沒有白天沒有

夜晚。整天縱欲呼號，把白天當作晚上。文王慨歎說，你們商朝不是生不逢

時，而是沒有遵守舊有的法度。雖然國家沒有老臣，還有一些法則可以依照實

行。你們竟然都不去遵循舊有的規章制度，國家的命運就因此顛覆。商朝的借

鑒並不遙遠，夏朝就是一個例子。 

 

四、 〈抑〉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為也。4 

 

注釋： 

無競：無人能與之競，勝於眾人。 

 
4 ﹝唐﹞魏徵等編撰：《群書治要譯註》，頁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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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順。 

覺：大。 

四國：四方諸侯國。 

威儀：莊重的儀容舉止。 

柔、嘉：善。 

玷：缺。 

斯言：政令。 

為：挽回。 

 

大意： 

善良得沒有人能夠比得上的人，四方的百姓都會順著他。有大德行的人，四方

的國家都會來歸順。如果有莊重的儀容舉止，就可以成為百姓的表率。你的發

言要謹慎，你的舉止要莊敬，這些都沒有不善的，就會得到別人的敬重。白圭

的瑕疵還可以磨去，頒布出去的政令一旦出錯，就沒法挽回了。 

 

五、 〈桑柔〉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大

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5 

 

注釋： 

慇慇：憂傷的樣子。 

土宇：邦家。 

不辰：不得其時。 

 
5 ﹝唐﹞魏徵等編撰：《群書治要譯註》，頁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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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僤：盛，大。 

徂：往，去。 

定處：固定的居處。 

谷：山谷。進退維谷：進退皆難。 

迪：進。 

忍心：殘忍之人。 

顧、復：眷顧留戀之不使其去。 

有隧：隧然，奔衝而至之貌。。 

敗：毀敗。類：善類。 

聽言：順從之言。 

誦言：讚美之言。 

 

大意： 

我整天憂心忡忡，不禁想起故土和家園。我沒有生在好時候，趕上上天震怒降

下災難。從西到東，沒有能夠安定下來的地方。人都說這世道舉步維艱，要進

要退都很困難。國家有賢能的人，卻得不到任用。那些邪惡的人，卻偏偏受到

眷顧。就像狂風橫衝直撞，貪婪的惡人敗壞了多少善人。他們聽到順從的言辭

心懷舒暢，聽到讚美的言語就沉溺其中仿佛喝醉一樣。 

 

參、 史實考據 

 

一、 〈民勞〉 

詩序云：「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6 召穆公，召虎。召公奭的後代。屈

 
6 ﹝唐﹞魏徵等編撰：《群書治要譯註》，頁 424。 



7 
 

萬里先生以為，「朱《傳》以此為同列相戒之詩。」7裴普賢的看法也是：「這是

一篇同列互相勸諫的詩。」8 

如果按照詩小序所說，有沒有道理呢？《史記·周本紀》提到：「厲王即位

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9 厲王即位三十年，貪圖財利，親近榮夷公。「大

夫芮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

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

也？所怒甚多，不備大難……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

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10 芮良夫勸諫說，王室將要衰微

了吧？那榮夷公喜歡專擅財利卻不知道大禍臨頭。利益這東西，是各種事物作

用之下和合而生的，是天地所承載的，天地萬物都可以分享利益，怎麼能被一

人獨佔呢？一人獨佔必然導致天怒人怨，一個沒防備就大難臨頭了。最後芮良

夫強調，榮公如果被重用的話，周朝一定會衰敗的。一個臣子冒著君王之不

愉，誠心相勸。但是結果是什麼？「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
11 

厲王不聽，還是重用榮公，後面當然也導致很嚴重的結果。 

從《周本紀》來看，說〈民勞〉這首詩是用來諷刺厲王，能夠互相佐證。 

 

二、 〈板〉 

詩序云：「板，凡伯刺厲王也。」12凡伯作這首詩來諷刺厲王。凡，周公的

後代，姬姓。周公的兒子有一位叫做凡伯，凡是他的後代子孫在凡這個地方統

治的，世人都泛稱為凡伯。厲王在位時期約為西元前 877年-前 842年，在周公

之後幾百年，自然不可能是周公的兒子那位凡伯寫的這首詩。《春秋左傳》裡面

 
7 屈萬里：《詩經詮釋》（新北：聯經出版，1983 年），頁 504。 
8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20 年），頁 699。 
9 馬持盈註：《史記今註》（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頁 124。  
10 馬持盈註：《史記今註》，頁 124。 
11 馬持盈註：《史記今註》，頁 124。 
12 ﹝唐﹞魏徵等編撰：《群書治要譯註》，頁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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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提到一位凡伯的故事 13，戎襲周使凡伯之戰。衛國楚丘一帶的戎人朝覲周

王，向公卿送了財幣，唯有凡伯不以賓禮款待。魯隱公七年冬，周天子派凡伯

來魯國聘問。在回去的路上，戎人在楚丘對他加以截擊，俘虜他回去，下落不

明。周桓王在位的時代又在厲王之後約 130年，那這位凡伯不會如此長壽，也

不太可能是周厲王時代的凡伯。所以保守來說，這首〈板〉是同僚互相勸戒的

詩。 

 

三、 〈蕩〉 

詩序：「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

作是詩也。」
14 屈萬里先生的觀點是：「〈詩序〉以此詩為召穆公所作。按：此

疑周初之詩，假文王語氣，以章殷人之惡，而明周人得國之正也。」15 屈先生

認為這是周初時代的詩，因為提到文王。周初到周厲王時代差不多有兩百年。

是借文王語氣，來彰顯商朝不得民心，周朝所以就能取商朝而代之。裴普賢則

說這首是「西周詩人依據周初聲討殷商的史料，寫成用以警戒周室的詩」16。是

說西周初年的詩人先看到周朝的歷史，假借文王的語氣來勸戒周朝的王室。這

詩人就不太可能是周朝末年的人，那麼這篇也很可能不是詩人寫來諷刺厲王

的。 

 

四、 〈抑〉 

詩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17 屈萬里：「〈詩序〉：『抑，衛

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歷來承用此說。按：衛武公立於宣王十六年，卒

 
13 ﹝戰國﹞左丘明撰：《左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26。 
14 ﹝唐﹞魏徵等編撰：《群書治要譯註》，頁 427。 
15 屈萬里：《詩經詮釋》，頁 512。 
16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頁 708。 
17 ﹝唐﹞魏徵等編撰：《群書治要譯註》，頁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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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平王十三年。厲王之世，武公未立；知〈序〉說非是。」18 衛武公登基是在

周宣王時代，亡於平王十三年，等東遷過後周平王十三年他才過世。所以在厲

王的時代，衛武公並沒有掌權，沒有那個地位就去諷刺厲王也不合適，恐怕也

不是刺厲王的詩。 

 

五、 〈桑柔〉 

詩序：「桑柔，芮伯刺厲王也。」19 芮伯，芮良夫。屈萬里先生的觀點是，

文公元年《左傳》引用了〈桑柔〉這首詩的「大風有隧」六句 20，說是芮良夫

寫的詩。魏徵等人寫的詩序就依照此說，認為〈桑柔〉是芮良夫所寫諷刺厲王

的詩。但是詩中「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21一句，大意是，上天降下禍亂與死

亡，要覆滅我們所立之王。以此看來，這首詩應當是寫作於東周初年，是詩人

慨歎時運不濟的作品。那麼詩序中的舊說就有錯誤。裴普賢也認為，「這是傷歎

君昏臣邪，是非顛倒，民風敗壞的詩」22。那麼，也無法將〈桑柔〉認定為是諷

刺周厲王的詩。 

 

肆、 總結 

 

有意思的是，以上五篇被魏徵等人認為是諷刺周厲王的詩，除〈民勞〉之

外，其餘的〈板〉、〈蕩〉、〈抑〉、〈桑柔〉這四首，詩人寫作的初衷都有很大可

能不是在諷刺厲王。由此可以看出，魏徵等臣子在選編《毛詩治要》時，與其

說那些詩是同僚相戒，或借文王語氣警戒周室，或用來自我警醒，抑或是慨歎

 
18 屈萬里：《詩經詮釋》，頁 516。 
19 ﹝唐﹞魏徵等編撰：《群書治要譯註》，頁 431。 
20 ﹝戰國﹞左丘明撰：《左傳》，頁 262。 
21 屈萬里：《詩經詮釋》，頁 521。 
22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頁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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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運不濟，不如都說成諷刺厲王，從而達到警戒、勸諫太宗的效果。如果國君

不兢兢業業地照顧好百姓，後世就會有許多人寫詩作文章來抨擊，真正是遺臭

萬年。 

當然，也不是說這四首詩不是寫周厲王，那厲王就一定沒做過這些事。從

〈民勞〉來看，厲王的形象是任用奸臣、苛待百姓。在《周本紀》當中，更是

形容厲王「好利、暴虐侈傲」23，說他貪圖財利、暴虐成性、奢侈专横，哪怕一

個積極的字眼都沒有。然而厲王當朝時並非沒有忠臣，芮良夫和召穆公都非常

懇切地勸諫過他。那時百姓都已經不敢開口講話，走在街上都只用眼神互相示

意。召穆公就勸諫說：「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

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24 堵百姓的口，比堵塞水流的

後果還要嚴重，一定會受到更加強力的反撲。俗話說，堵不如疏。百姓不是死

物，堵住了嘴，他們還有思想，還能夠行動。而且不讓百姓說話，跟隨君王您

的又會有幾個人呢？到這個地步，厲王還是不聽。之後朝中便沒有人再敢進

言。三年後，百姓就反叛了。這也警示現代人，做人一旦到了再也沒有人提意

見的程度，事態將會像脫韁的野馬向既定的命數奔馳，再也拉不回頭。 

另一方面，就像《論語·子張》中子貢所說：「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

歸焉。」25 一旦有了一個壞的定位，那天下無論什麼壞事都可以歸到那個人頭

上。真假難分，無從辯說。雖說虛名不值得看重，只是人畢竟是存活於社會當

中，並非是孤立的。名聲惡劣的人不再被信任，推行的事情也會遭遇阻礙。同

時，人也代表著其所屬的家庭和團體，惡名不僅傷害自身，也使朋友親人和團

體蒙羞。厲王的境遇不僅是唐太宗的鏡鑒，也是對當今時代每一個人的告誡。 

 

 

 
23 馬持盈註：《史記今註》，頁 124、125。 
24 馬持盈註：《史記今註》，頁 125-126。 
25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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